
3

黄保才

2024年7月1日 星期一
责编/版式：于 鹏
电话:88516886
邮箱:tzrbwh@126.com

第七十四期第七十四期

台
传
媒
记
者
任

健/

文

6月 24日下午，站在黄岩文体中心演出
大厅，徐正琳说：“那天晚上座无虚席，楼上、
楼下、过道，都是人。他们为音乐而来，也为
我而来。”

6月 20日晚上，徐正琳迎来生命中的重
要时刻：“生命如歌——徐正琳歌曲作品音
乐会”。那天，也是他67岁的生日。

作为台州市名家（名团）展演项目之一，
这场特殊的音乐会不发门票，先到先坐。7点
半开演，7点不到就坐满了人，后来的只能站
在过道上。

混声合唱、独唱、小组唱、二重唱，音乐
会形式多样。《千年永宁》《最甜的橘子在黄
岩》《中华橘颂》《风味小吃姜汤面》《约你过
来只想看一看你》《轻轻相拥》……唱的全是
徐正琳作曲的歌或改编的合唱。11件音乐作
品，横跨近 40年。这些曲目和其他 100多首
作品，都已编入2023年出版的个人音乐作品
集《生命如歌》。

“我出版这本歌曲集的缘由，是因为
1997年罹患胃癌晚期，全胃切除。2022年，再
次被确诊身患癌症。经过漫长的手术、放疗、
化疗，病痛折磨，身心俱疲，但同时更觉生命
的可贵。一生忙碌，得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
事情。这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作品整理成
集，算是对多年耕耘的一个交代。”徐正琳说。

回望来时路，徐正琳轻描淡写：工作经
历很简单。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家乡当了几
年的民办教师，也开始自学风琴、二胡、小提
琴等乐器。1981年，从黄岩师范（大专班）数
学专业毕业后留校当了音乐老师；1993年调
到黄岩文化局当副局长，直到2017年退休。

徐正琳说，他的生活也简单，始终被音
乐环绕。

在徐正琳黄岩寓所阁楼，有一架三角钢
琴，偌大的钢琴是房屋装修之前用吊车吊进
来的。这一片音乐芳草地，为很多学生打开
了音乐的大门。肖邦、莫扎特、巴赫、柴可夫
斯基……这里举办过很多场主题音乐会。徐
老师为音乐会起了一个扣人心弦的名字：我
轻轻叩响大师的门。“首届 2006年在黄岩电
视台演播大厅举办，还记得主持人是王莹。反
响特别好，就一路坚持下来，疫情期间也没间
断，线上录像播出。截至今年，已举办了19届。”

因为工作上有过交集，我和徐老师30多
年前就认识了，他对人温和对工作认真对音
乐执着对生命热爱，给我留下美好的长者形
象。最近几年，每每在演唱会、钢琴演奏会等
场合遇见，他总是清瘦而优雅的样子，头发
花白、眼眸明亮。他的右耳几近失聪，交谈时
侧着左耳，更显姿态谦逊。

一个人，要有怎样的意志力，才能几十
年如一日与无休无止的“多声道混响”耳鸣
共处？他说，用音乐抵抗一切。

“他扎根乡土，一辈子踏踏实实投身音
乐写作，投身音乐普及工作，为自己的家乡
和那里的人们贡献自己心中的纯粹与美好。
他就像橘花一样，生长于黄岩，盛开于黄岩，
沁润于黄岩，最后也结硕果于黄岩，一生洁
白而散发清香。”著名作曲家陈其钢在《生命
如歌》序言中说。

他们是知音。

音乐会落幕了，但余音绕梁

记者：音乐会很成功，祝贺徐老师。
徐正琳：这场音乐会工程浩繁，特别感

谢主办方还有承办单位。最感动的是现场来
了 20位从全国各地赶回来的年轻人。16年
前，他们是少儿合唱团的第一批第二批成
员。黄岩实验小学合唱团的孩子们站在前面
开唱时，这帮大孩子站在后排加入合唱。当
他们齐声喊“徐老师我们爱您”时，我差点落
泪。这是导演组悄悄安排的惊喜。音乐会结
束后，他们跑过来围住我，一个个报着小名：
徐老师我是叮铛；徐老师，我是豆豆……孩
子们中有在美国深造声乐专业归来的，也有
已经做了小学音乐老师的。

记者：一场好的音乐会，应该是词曲作
者和听众共同创造的。

徐正琳：不管是词还是曲，都是创作者
人生经历生命感悟在内心沉淀发酵后从灵
魂深处流出来的。听众听后产生共鸣，就是
一种心灵的交流与对话。

记者：“沉醉的双手在音符间纵情跳跃，
旋律交织成缤纷的彩虹……生命如歌！生死
的纠缠教我懂得生活……”这首《生命如歌》，
是不是您创作生涯中比较重要的作品？

徐正琳：这首歌创作于 2020年 6月，是
著名词作者亚滨根据我的艺术人生和多年
抗癌经历作词，我谱曲。我 1997年因患胃癌
晚期切除全胃，成了“无胃”战士。有朋友跟
我讲，音乐会接近尾声我走上舞台指挥《生
命如歌》时，很多听众流泪了。那一刻，他们
打开了心扉，让我的音乐走了进去。

生命就像一首歌，有高潮也有低谷，有
快乐也有痛苦，每个人都唱着自己的旋律，
那是我们对生命的呐喊。

记者：没去现场，只能看直播回放视频，
很遗憾。您的学生、中央音乐学院科研处处
长王新华发来 VCR 回忆在黄岩师范（以下
简称黄师）时，唱起了当年您创作的运动会
会歌。还看到很多走心的留言，比如“当我倾
听从他那灵魂中涌流出来的音乐时，发现自
己淹没在一位大家的思想和情感之中，而成
为朝圣者”。我的同事陈永军认为这是最好
的个人音乐会，没有之一。台州市文广旅体局
副局长陈波没能到场，在朋友圈发了长长的
文字：……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徐正琳老
师，一个师范生眼里的师范。

徐正琳：陈波和我既是师生关系又是同
学同行，关系很好。跟喜欢的人一起做喜欢
的事，很幸福。比如二胡演奏家张觉平在现
场接受主持人采访时说：我们还可以做32年
的好友。我知道他是借此机会祝我活到 99
岁；还有林海蓓，她是词作者，又是合唱团成
员，我们有过多次合作；还有禾睦，他是《轻
轻相拥》的词作者……

从“123”到“哆来咪”

记者：您年轻时读的是数学专业，怎么
成为音乐老师？

徐正琳：数学和音乐也是相通的，就是
从“123”到“哆来咪”。1981年，我从黄师大专
班数学专业毕业，学校要求我留校当音乐教
师，那年头省内没有专门的音乐院校，音乐
老师也很缺。

我从小学开始，就是班里的文娱委员。
记得最早的音乐老师是班主任赵明霞兼的。
中学时也是文娱委员。到黄师后，不想继续
当文娱委员，就刻意藏起喜好。结果有一天，
看到风琴，一时没忍住坐下弹了一曲，瞒不
住了，班级文娱委员又落到我头上，随后成了
校团委文艺部长。也许校领导认为能当文艺部
长的人也能当个音乐老师吧。

记者：从数学跨界到音乐，难度大吗？
徐正琳：当决定留校当音乐老师时，我

就跟校方提出要参加音乐专业方面的进修。
从中国函授音乐学院的专科再到杭师院音
乐系的本科，最后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
生，也算是下了一番功夫。

记者：您有个外号叫“琴疯”，怎么来的？
徐正琳：学校音乐教室旁边有一口池塘，

连日大雨，池塘里的水漫进琴房。担心钢琴进
水，我叫人帮忙把钢琴搬到一个平台上继续
练习。天气太热就光着膀子弹琴，路过的看到
说我像个疯子，“琴疯”这么来的。那是 1981
年，学校有了第一架钢琴，把我激动得不行。

如此疯狂的练习，是太喜欢弹钢琴同时
也是教学需要，必须有一桶水才能给到学生
一杯水。从1981年到1988年，这7年，我是琴
房的常客。因为不满足于仅在学校练，我迫
切希望有一架自己的钢琴。1989年，月工资
100多元，普通钢琴的价格是 3700元。家庭
积蓄只有1000元，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借了
2000元，凑齐买了钢琴。坐在大货车上，把钢
琴从衢州运回黄岩，一路上兴冲冲的，记忆
犹新。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是否记得
发表的第一首曲子？最近有在搞创作吗？

徐正琳：当年的黄岩文化馆就在我们校
园里面，我学生时代就参与文化馆的一些音
乐活动。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组织音乐干部
到乡下采风叫上了我，采风期间接触到民间
小调、劳动号子等。第一首曲子就是根据黄
岩民间小调《小彭嫂》改编创作的，发表在台
州音乐刊物《括苍歌声》。

最近受市公交公司委托，帮他们写《校
车之歌》，词作者是徐中美，跟小徐合作很默
契。我们好几年的新春合唱音乐会的主题
曲，词作者都是他。

从音乐老师到文化干部

记者：离开黄师到黄岩文化局当副局
长，是怎样的契机?

徐正琳：1993年，黄岩文化局分管群众
文化副局长的位置空了出来，我当时是黄师
政教处主任，组织部门认为我比较合适。我
未能免俗，思想上有过挣扎：一方面行政级
别降了；另一方面，工资也降了，每月少了
100多元。挣扎是短暂的，文化局是个更大的
平台，不久我就去新单位报到了。

记者：记得您当年参与创作的大型风情
歌舞剧《黄岩谣》，在文艺界影响很大。

徐正琳：这是我到黄岩文化局后接手的
第一项工作。我负责组织黄岩本土艺术家，
以黄岩民间风俗为素材，讲述黄岩的前世今
生和未来。1994年，在黄岩柑橘节连演三场，
场场爆满，加演了一场。1995年，从《黄岩谣》
截取两个舞蹈节目去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
企业舞蹈大赛，捧得金奖和银奖。

记者：您刚才说到，看重文化局这个平
台。成为文化干部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徐正琳：最大的变化是对自己有了更高
的要求。

1997年，黄岩承办第八届中国影视音乐
研讨会，来了 30多位知名作曲家。研讨会结
束，安排了几场关于音乐创作的辅导讲座，
我有幸主持，聆听记录了作曲家们的讲课内
容。王立平先生的《关于歌曲的旋律美》和赵
季平先生的《民间音乐素材的运用》，成为影
响我歌曲创作的原动力。后来，我的《沁园春·
台州》就是运用了台州乱弹的传统唱腔及韵
味写出来的；无伴奏小合唱《黄岩溪》也是利
用宁溪山歌的素材创作的，此曲还获得浙江
省首届村歌创作比赛金奖。

记者：新出版的作品集《生命如歌》，其中
大部分曲目都是讴歌黄岩和台州的。陈其钢
老师称您为扎根家乡热心乡土的音乐传道
者。您是特意把更多的创作落脚点放在家乡吗？

徐正琳：作为台州本土音乐人，尽一己
之力通过音乐让台州人民更加热爱自己的
家乡，同时也能让世人了解黄岩，喜欢台州，
这是我的责任。这次编入歌集的 113首歌曲
中，有86首是写黄岩、写台州的。比如由王宗
元、夏矛作词，浩音作曲，我改编的合唱《风
味小吃姜汤面》获首届浙江省合唱作品评选
金奖，曾赴大连参加全国合唱大赛；方瑶演
唱的《中华橘颂》音乐电视在浙江卫视播出；
无伴奏童声合唱《最甜的橘子在黄岩》参加

第六届世界合唱节比赛等。看到这些本土音
乐作品走出台州，非常开心。

从“无胃”到“无畏”

记者：刚进入不惑之年，就被确诊为胃
癌晚期，您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恶疾？

徐正琳：1997年夏，中国电影音乐学会在
黄岩召开会议，借此机会我开始着手准备庆
祝香港回归的文艺晚会。记得是晚会结束送
走这些音乐家后，大概是连续熬夜太累的缘故
吧，晚上持续胃痛，去医院一检查，竟是胃癌
晚期。第二天，就被送到上海进行复查和治疗。

据临床数据，这种病 5 年存活率只有
20%左右，根本不敢太乐观，只想着配合医生
积极治疗。也想着，生命进入倒计时，有些想做
的事情得抓紧去做，想玩的地方也早点去玩。

记者：于是，您就在住院期间溜出去听
交响乐？

徐正琳：（笑）是啊，你都听说了。记得手
术前一天，我听我哥说俄罗斯圣彼得堡交响
乐团音乐会在上海演出，这是世界一流的交
响乐团，我可不想错过，就偷着出去听音乐
会。当晚的重点曲目是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
响曲《悲怆》，我听得非常入迷。结束回到病
房时，已经是 11点，遭到查房医护人员的批
评，但当他得知我是去听音乐会时，又反过
来夸我心态好。

要不是心态好，得死好几回了吧。2022
年，得了扁桃体癌继发淋巴癌，又经历了一
轮手术、化疗、放疗。再次挺过来了。

俄罗斯圣彼得堡交响乐团演奏的《悲
怆》我在 2015和 2016年两次特意赶到上海
去听，这种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乐团，演奏
同一首曲目的音乐会，每次听都有不同的感
受，有意思。

对了，我应该是上海瑞金医院的抗癌明星。

记者：成为“无胃”战士之后，您有哪些变化？
徐正琳：体型变化很大，体重从 68公斤

降到 50公斤。身体没法储存太多能量，一直
很虚弱。1998年在玉环巡演时，晕倒在现场。
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愿无所事事。1999年的
新春音乐会，担任乐队指挥，同年 9月，为庆
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在黄岩体育馆指挥合
唱团演出……在充实的工作和音乐的抚慰
下，从“无胃”战士慢慢成为“无畏”战士。我
通常上午听交响音乐，相当于“正餐”，我列
了世界古典音乐曲目单，按顺序听，最近都
在听马勒的作品，下午练琴两个小时。耳鸣24
小时不间断来袭，要用音乐填满它替换它。

踏歌而行，轻轻叩响大师的门

记者：2007 年，您从领导岗位退下来；
2017年，退休。这些年，您似乎一直没闲着。

徐正琳：2007年退二线后，先是参与组
建了台州市合唱团，2008年又参与组建了黄
岩欢乐合唱团（分成人团、少儿团）。2009年
开始被聘为天台女子合唱团指挥，后来因身
体原因由台州学院叶高峰老师接手了。每年
我们还会出去参加一次中国合唱协会主办
的全国性合唱比赛，市区的公益演出也少不
了合唱团的参加。

合唱团一般一周排练一次，多年来排练
场地几经辗转，直到最近几年才解决。黄岩
区政府在永宁江畔腾出一栋小楼，作为文艺
会客厅。从此，十几位文艺名家有了工作室，
合唱团也有了固定的排练场所。

近期要带着合唱团，去杭州参加第三届
合唱博览会。

记者：“我轻轻叩响大师的门”系列钢琴
音乐会，您这个创意很好，让学生们定期有
个展示交流的平台。

徐正琳：今年 2月 17日举办了第 19届，
主题是“浪漫时期”钢琴作品，在黄岩区图书
馆一楼报告厅举办。明年春季，将迎来第 20
届，准备不设主题。

我的不少学生是伴随着这个音乐会成
长起来的。

去年参加了学生王禾的婚礼，大屏幕上
播放了一张图片就是她参加首届“我轻轻叩
响大师的门”演出照，是她和表哥的四手联
弹。当时我就很感慨。王禾目前在北京，是谷
歌一名工程师。弹钢琴还是她的业余爱好。

我2022年再次动手术后，想把一些学生
转给学生王乙霖，结果她发来课程表说实在
排不下了。王乙霖从小跟我学琴，从浙外钢
琴演奏专业毕业后，租了一个小院作为钢琴
工作室，在黄城小有名气。她也是我们合唱
团的钢琴伴奏。

有个男生叫张磊，参加过多次音乐会。
他本科读的是英语专业，毕业后有一天找
我，说要报考钢琴演奏研究生，来征求我的
意见。我鼓励他，如果真的喜欢可以试试，后
来经过他的努力还真考上了，毕业后通过考
试留校当了钢琴艺术指导老师。

记者：有个说法，学琴的孩子不会变坏。
您怎么看？

徐正琳：儿童成长为青年，需要面对三
个世界，一是日常生活的世界，二是知识世
界，包括从学校接收的数理化知识等。我认
为，第三个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是最重要的世
界，就是心灵世界，也就是要做什么样的人。
这需要通过自己的感受慢慢提升，由不自觉
到自觉，它是启发性的，需要激发内在的人
性因素，那是人文教育或者说美育，美育的
最好工具就应该是音乐。

记者：美国诗人朗费罗有一首诗《箭与
歌》：我向空中射出一支箭，我向空中唱出一
支歌。他们一去如飞无踪影。很久以后，我找
到那支箭，插在橡树上，不曾折断；也找到那
支歌，首尾俱全，一直藏在朋友的心间。

徐正琳：陈其钢说，一个人的生命是有
限的，但我们为之奉献的音乐是无限的。五
十年后，如果有幸，只要有一个人在唱我们
的歌，我们就活着。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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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正琳，1957年出生。中国音乐家协会会

员，浙江省音乐家协会第五至第八届理事，台

州市音乐家协会第一届至第五届副主席，台州

市钢琴专委会主席。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省

级以上刊物发表音乐作品。代表作有《中华橘

颂》等13首；5首作品入选《浙江省建国50周

年创作歌曲选》；19首作品由中国音乐家音

像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作曲家经典作

品》“徐正琳专辑”；无伴奏小合唱《黄岩溪》获

浙江省首届村歌大赛金奖；《风味小吃姜汤

面》获首届浙江省合唱作品评选金奖。2007年

起，担任指挥的台州市合唱团、黄岩欢乐合唱

团、天台女子合唱团获多个省级以上合唱奖

项。黄岩欢乐合唱团在2023年“世界合唱节”国

际合唱比赛中获金奖。多次率民间艺术团代表

国家赴日本、葡萄牙、巴西等国参加国际民间

艺术节。入编《中国音乐家名录》（2009年版）。

显而易见，写下这个题目，我要传递
的有双重寓意：一是徐正琳老师一辈子
热爱音乐、专注音乐，并且以音乐为武
器，扼住命运的喉咙，抵御病痛的折磨，
勇当“无胃战士”，在人生道路上无畏前
行；二是他乐观积极、豁达开朗的生活态
度，面对“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一个先
来”的不确定性，他始终高扬起生命的风
帆，以奋然进击的姿态稳稳掌住航船之
舵，穿越惊涛骇浪，赢回属于自己的确定
性，“我命由我不由天”。

我这么说，分明还是抽象了点，事实
上，当你零距离接触这位资深音乐人，当
你置身于他的歌曲作品音乐会现场，你
会真切感受到什么是生命的力量和音乐
的魅力。面对徐正琳，你会觉得生活中的
磕磕碰碰、沟沟坎坎、烦恼纷扰，都不值
一提。在他身上，“生活如花，生命如歌”，
不只是说说和唱唱的，而是几十载如一
日，凭藉坚贞的信仰和信念，躬身践行，
在磨难的泥淖里开出绚丽之花，从风雨
的摧折中撷取坚实之果。在漫长的生活
旅途中，他抓到一副烂牌，却打得无比精
彩。很多时候，“语言到不了的地方，文字
可以；灵魂到不了的地方，音乐可以”，视
音乐为生命的徐正琳，用生命谱写动人
的歌曲，“灵魂是从声音里流出来的”。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一以贯之地
以音乐为桥，把“生活如花、生命如歌”的
价值理念，培植到更多人的心田，像阳光
雨露那样遍洒世间。为此他倾尽心血、精
力和智慧，不顾病残之躯，办合唱团、弹
琴、潜心创作、热心教学、登台指挥，“独
乐乐不如众乐乐”，还为培育和输送一拨
又一拨音乐人才殚精竭虑、捧心出力。在
此过程中，他用激扬的音乐诠释生命的
豪迈和坚强，用无私的爱树起高尚的人
格丰碑，“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
始干”，他就像春蚕，不停倾吐银丝，为的
是他人温暖；他就像燃灯，任由自己燃
烧，为的是映亮人间。

采访徐正琳，缘于 6 月 20 日他生日
那天，一场被命名为《生命如歌》的个人
作品音乐会，全场听众如云、座无虚席。
高水平的歌曲、高质量的演出、高热度的
氛围，使得演者和听众都热泪盈眶，感铭
于中。当晚不止一个人发视频给我，同样
备受感染。未能现场参与的遗憾，只能以
采访来弥补。

在前往采访的路上，随行的同事提醒
我，徐老师长年耳鸣，右耳失聪，交谈时坐
在他的左侧为好。我心里不禁嘀咕，这对
一个醉心音乐的人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
击啊，这岂不是一个“当代中国版的贝多
芬”？然而事实上，和徐老师面对面交流，
没有丝毫听觉上的障碍，只要围绕着音乐
的话题，他都全神贯注，对答如流。我疑
心，这是对专业的倾注，超越了身体的缺陷。

伫立在黄岩文体中心剧场的徐老
师，身形瘦削，面目清癯，目光炯炯，头发
花白，略显长，浑身散发着艺术家特有的
气质。这个时候，我才蓦然忆起，去年“七
一”期间，给我们中心上音乐党课的老
师，就是眼前这位长者，只不过其时唯能
看他在台上娓娓道来，演示红色经典曲
目，现在我可以和他并肩行走、促膝交
谈、悉心讨教了。他自如的谈吐、儒雅的
举止，形成了引人入胜的气场。

他的瘦，是27年前患胃癌，胃被全切
除导致的，两年前他又查出扁桃体癌，幸
得及时治疗。面对接二连三的病魔挑战，
他说自己不去想它，只是用音乐“填满”
日常时间，驱除各种杂念——这，只有内
心格外强大的人，才能达到如此境界：

“心无挂碍”，唯有音乐，“度一切苦厄”，
病痛是奈何不了他的。

他的生命，是被音乐“拴”着的，办合
唱团、搞创作、弹钢琴，“口不离曲，手不
离琴”。除了以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抵御
病魔的侵袭，音乐也赋予他满满的生命
正能量。谱写一首高质量的歌曲，费神耗
时，少则一周，多则一月，不是闭门造车，
中间要沉下身子，到实地体验生活，汲取
灵感，还得和词作者切磋商讨，达成共
识。由旅法作曲家陈其钢作序、去年底出
版的作品集《生命如歌》，汇集了他113首
精品力作，无一不是呕心沥血而成。这些
曲子，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鲜明的民族
特色，不少还声动中外，享誉乐坛。

徐正琳，无愧于一位热爱生命、无畏
前行的“无胃战士”，一位深受学生爱戴、
甘为人梯的“音乐教父”，一位天纵英才、
成就卓越的老艺术家。近半个世纪来，他
心无旁骛、执着一念，遨游在音乐的海
洋，用情用心创作、演绎了一大批高品质
的动人歌曲，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他以音乐为武器，与病魔
作斗争，不断超越自我，持续赢得胜利，
展示了个体生命的坚韧和顽强；他学高
为师，身正为范，以一己之嘉言懿行，叩
开每个学子的艺术心门，引领他们走进
广阔深邃的艺术殿堂，因而桃李满天下，
高徒遍乐坛。

徐正琳，一个真正“德艺双馨”音乐家。

乐度苦厄


